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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是 上 了 年 纪 ，越 怀 念 过
去。那些童年小吃，不知不觉中
勾起了我的回忆。

儿时的那些小吃当中，最好
吃的要数“大麦弹花”。 在 我 的
家 乡 怀 安 县 ，人 们 吃 的“ 弹 花 ”
一 般 是 玉 米 做 成 的 ，可 我 的 母
亲 却 是 用 大 麦 做 。 制 作“ 大 麦
弹 花 ”，是 把 大 麦 粉 添 加 小 苏
打 和 成 稀 糊 状 ，适 当 加 一 些 糖
精 。 锅 里 放 上 麻 油 ，当 麻 油 发
出“ 嗤 嗤 ”的 响 声 时 ，随 即 用 勺
子 把 稀 糊 状 的 大 麦 糊 糊 面 放
入 锅 中 ，再 用 铲 子 抹 平 成 薄 薄
的 圆形饼。等到紧挨锅底的一
面发黄后，用铲子铲起，将饼翻
过 来 ，直 到 反 过 来 的 一 面 也 发
黄 ，“ 大 麦 弹 花 ”就 做 好 了 。 筋
颤颤、香喷喷、圆圆的饼，实在诱
人。

那年大概我八九岁的样子，
我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直说

胡 话 ，两 天 吃 不 进 东 西 。 母 亲 一 边 给 我 冷 敷
退烧，一边想着法给我做好吃的。于是，母亲
就发明了“大麦弹花”。说来也怪，当我闻到

“ 大 麦 弹 花 ”的 香 味 ，居 然 来 了 胃 口 ，轻 轻 一
咬 ，甜 丝 丝、十 分 爽 口 ，真 是 美 味 啊 …… 就 这
样，我一连吃了两张，渐渐来了精神，身体逐渐
好了起来。

“大麦弹花”应该是我生命中的救命食物，
即使今天想起来，还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心
里有一丝酸酸的东西在升腾……

日 子 总 是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飞 快 度 过 ，一 转
眼，我就到了读书的年龄。学校距离我家有三
公里，每天要往返两次。尤其是夏天，中午放
学到家也快下午一点钟了，吃几口饭就得马上
去上学，热得实在吃不消。

于是，母亲就把家里珍藏的山药淀粉取出
来，用凉水和成糊糊状，放入锅中温火熬熟成
块状。然后用铲子铲起来，拿一根筷子贴着铲
子将熟透成块状的山药淀粉，一下一下均匀地

“切”成“小鱼儿”形状，让其有条不紊地落在一
个盛满凉水的盆中。接着，将这些“小鱼儿”从
凉水盆中捞出来，放到小碗里，加上几滴香油，
配上葱花、蒜末等，可口的“凉粉”就做成了。
只要“凉粉”一入胃，浑身的疲乏和劳累一扫而
光。

于是乎，这“凉粉”就成为我上学读书的物
质营养，给了我刻苦学习的动力，是我学习上
进的源泉。回想起童年的学习生活，我一样感
恩“凉粉”。

其实，儿时的小吃，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汆
粉条”。刚刚制作好的“粉条”，从热锅里捞出
来 ，还 是 热 气 腾 腾 的 ，盛 上 一 大 碗 ，加 点 香
油 、葱 花 、精 盐 ，用 筷 子 轻 轻 搅 拌 几 下 ，张 开
大 嘴 ，风 卷 残 云 般 ，三 下 五 除 二 就 吃 个 精
光 。 那 种 舒 服 没 有 亲 身 体 验 ，是 无 法 形 容
的 。 怀 安 盛 产 山 药 ，山 药 提 取 淀 粉 ，用 一 种
叫“饸饹”床子的工具制成细条状的粉条，在
那 困 难 年 代 ，也只有过年才制作粉条，平时都
是稀罕物。

关于粉条，那会儿可谓是上等菜肴，即便
结婚庆典摆宴席，也只有俗称“三大盘”就可
以了，一盘豆腐炒肉丝，一盘豆腐皮子炒肉片，
一盘粉条炖肉。至于平时，有贵客上门，如果
能把平时珍藏的晾干粉条拿出来，重新搭配一
道菜，什么凉拌粉条、粉条炖豆腐之类的，也是
上等美食。所以，童年能够吃到“汆粉条”也是
一件幸事。

时光荏苒，现如今已经很少回老家了，吃
惯了大鱼大肉，总想着吃儿时的小吃。儿时的
小吃，总有割不断的乡情在！

（作者单位：怀安县公安局）

□ 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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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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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我现在的住处附近有
一湾小河。

小河名支漳，水质清冽，河中
小岛及两岸沿堤种满滩地花草，滨
河道路顺势蜿蜒，野鸭白鹭常在此
漫步栖息，加之近来天朗气清，河
边景色可谓极美。

流连于此，我常不由地驻足，
缥缈在水中的云、瑰丽变幻的霞光
抑或徊翔低飞的白鹭让我几度沉
迷，恍然回到了成长的故土。

然我的家乡位于沧州东部靠
近入海口的渤海湾地带，那里除了
河 口 、池 塘 、洼 淀 的 水 面 ，还 有 泛
起粼粼白光的盐田。卤水经风吹
日晒结晶成白花花的盐带，素荡荡
绵延而去，甚为壮观。

因河口附近浮游生物和底栖
生 物 多 ，是 鱼 虾 洄 游 、索 饵 、产 卵
的 良 好 场 所 ，记 忆 里 我 们 的 饮 食
基本以鱼虾蟹贝为主。妈妈喜欢
早 起 垂 钓 ，我 常 跟 随 其 后 。 鱼 竿
是 自 制 的 简 易 款 ，但 丝 毫 不 影 响
收成，鱼钩落水不久，鱼漂便会有
动静，有时竟也会一次钓上来两三
条。

遇到撒渔网的场面则更是壮
观 。 一 位 年 过 花 甲 的 老 大 爷 ，渔
网 刚 撒 下 去 ，就 拉 上 来 扑 腾 腾 白
花 花 的 一 片 ，旁 边 大 妈 兴 奋 地 合
不 拢 嘴 。 水 上 游 有 处 水 库 ，水 鸟
繁多：刚还在半空自在盘旋，一眨
眼便捕食成功的鱼鹰；居无常居，
以 潇 洒 无 束 著 称 ，遗 留 蛋 群 于 各
处的鹌鹑……

这是水边长大的孩子独有的
童年记忆。

那时，最开心的是拎个小桶，
跑闹着捡拾鹌鹑蛋。鹌鹑喜欢在
河塘边产蛋，每处蛋窝几乎都有七
八个，有的甚至有十几个。发现一
处，我们就兴奋地争相跑上前去，
却也常因顽皮不慎将其打碎。最
可惜的一次，刚刚捡满了一桶，我
们追啊闹啊，一失手，整桶鹌鹑蛋
摔了满地。

在水边，我还哭过鼻子。那是
一次钓鱼，一艘渔船驶过，眼看着
巨 大 的 波 痕 由 远 及 近 起 伏 而 来 。
本以为从河心到河岸的遥远距离
足以减轻它的威力，但浪头还是过
来了，悄无声息但迅猛有力，将我
的鞋子覆盖后裹挟而去。

我试图追上鞋子，然而追了几
步 便 放 弃 了 ，荡 漾 的 水 面 让 人 眩
晕。我一度失落，光着脚，拎着另
一只鞋怅怅然回到了家。

因了那湾水，我成长且得以蜕
变。水边有些错落堆砌的石头，择
一大石坐下，和柔软的水面倾诉，隐
秘的，踟蹰的，骄傲的，不快的，翻
涌到脚边的浪花像是亲昵暖心的
回应。

记得一次放学回家，见我闷闷
不乐，妹妹提议去水边走走。那天
月色很好，粼粼水波中的月光妩媚
洒脱。一阵海风吹来，清凉咸湿，
任性自由。

面对无垠的水面，任何心事都
是渺小的，微不足道。我一路的戚
戚艾艾在走近它时已荡然无存了。

当时天色已晚，我们坐在熟悉

的石头上，什么都没说，只静静地
看 着 竞 相 追 逐 的 浪 花 ，它 们 冲 过
来 、退 下 去 ，冲 过 来 、又 退 下 去 。
古 人 有 云 ：涛 之 起 也 ，随 月 升 衰 。
这种永不止息的循环往复连同盈
亏的月色一起，昭示着大自然的平
衡法则。

我曾惊异于这船只驶过，表面
平和暗流却汹涌的水面。此刻想
来，像极了历经生活磨砺后满脸淡
然的平静。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漫长、渐变
的过程，感恩那一湾水的陪伴，我的
儿时时光 快 乐 且 美 好 ，宽 广 且 博
大。

日光每每倾城而下，却不知从
何时起，那湾水已不再似从前。那
里停靠的船只越来越少，很多渔船
不得不转产转业。近海鱼虾也少
了，休说伸竿子钓鱼，就是用渔网
捞鱼，也寡淡得很。曾经清凌凌的
水面竟漂起油污，眼看着那块熟悉
的大石，却不能再坐上去，难闻的
气味让我几欲逃离。后来求学远
离家乡，临走时我坚持再到那湾水
前看看，可没等走近，我就频频别
过头去不愿再看她，眼眶被冰凉的
泪水噙满。

这确是一种失去，于我，于我
挚爱的家乡。

时光轻轻浅浅。再后来，我落
户邯郸，那一湾水始终在我心底最
深处瑟瑟流淌。

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这湾水给
了我很大的抚慰，面对她，我像是
一个失而复得的孩子，欢欣雀跃，
珍视依恋。

幸而近几年回家，那一湾水已
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益于渤海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她日渐恢
复了原本的澄澈。那里不仅常见
前来垂钓和撒网的乡邻，还有零零
散散捡拾牡蛎的队伍。“一清早就
能捡上一大桶呢。”正在洗刷牡蛎
的妈妈满脸笑容。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
是 我 故 乡 。 海 边 出 生 ，海 里 成 长
……”行笔至此，儿时的歌谣竟不
由 得 哼 唱 起 来 ，我 笑 着 ，满 含 热
泪。

夜已经很深了，思念之情亦愈
浓重。我坐在窗前，抬头看着眼前
的这湾小河，她静静地淌在那里。
月 光 下 ，风 微 凉 ，几 只 白 鹭 飞 来 ，
落在她的怀里憩息。突然有种强
烈的感觉，虽然距离故乡近千里，
乘一叶扁舟向东而去，也定能抵达
我的家乡。

想到这里，迫不及待去查阅资
料。原来眼前这条支漳河是滏阳
河的分洪道，流入邯郸永年莲花口
后汇入滏阳河。她一路浩浩荡荡，
流经邢台、衡水，在沧州地区的献
县与滹沱河汇流后称子牙河。虽
深处内陆，她竟也最终通过河口汇
入渤海。

原来，眼前的这湾水真的是故
乡的那一湾！

这一刻，我因这冥冥之中神奇
的巧合再次泪目。感谢一路始终
不语的陪伴，你定是希望我越来越
好的，就像我祈盼你一样。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

那一湾水
□ 付文华

也不知怎的，今年的
盛夏来得早也来得猛，在
这炎炎夏日里，我时常想
起五十多年前在豫北老
家的一些夏日童趣。

那时候，一到夏天，
雨水就把村子周围的沟
壕池塘灌得满满的。我
们这些半大小子抗不住
水 的 诱 惑 ，一 有 工 夫 就
赤 裸 裸 地 玩 水 ，或 是 游
泳，或是打水仗，或是抓
鱼 等 ，其 乐 无 穷 。 我 和
发小的游泳技能也都是
这 样 无 师 自 通 的 ，虽 然
泳 姿 不 雅 ，但 即 便 下 海
也不会沉底。在水里玩
得 时 间 长 了 有 点 冷 ，就
跑 到 太 阳 地 儿 里 嬉 戏 。
强烈的阳光把小伙伴一
个个晒得黑不溜秋。

白 天 戏 水 ，晚 上 抓
知 了 ，这 是 那 时 候 我 们
每 天 必 须 完 成 的 科 目 。
知了生来好像就是专门
制 造 噪 音 的 ，天 气 越 热
它 们 越 是 拼 命 地 喧 嚣 ，
且 从 没 有 中 场 休 息 ，只
有到了夜晚它们才能安
静 下 来 。 这 时 候 ，就 轮
到我们收拾它们了。我
们抓几把秸秆在树下点
燃，然后大家使劲用脚踹
火堆周围的树干，树上的
知 了 便 纷 纷 扑 向 火 堆 。
不一会，自投罗网的知了
就能装满一大脸盆。

青 蛙 也 是 制 造 噪 音
的行家里手。它们和知
了 好 像 是 商 量 好 了 ，分
工 协 作 ，一 个 是 白 天 干

活 ，一 个 是 夜 晚 上 班 。
每 当 夜 幕 降 临 ，青 蛙 们
便 争 先 恐 后 地 粉 墨 登
场 ，一 展 歌 喉 。 那 大 合
唱 的 声 音 ，几 里 开 外 都
震耳欲聋。尤其是大雨
过 后 ，青 蛙 们 更 加 兴 奋
了，齐声高歌，把大合唱
推向了高潮。有时候，我
们 抓 了 知 了 ，又 去 逮 青
蛙。不过，青蛙可不像知
了那么好捉，它们听见一
点动静，立马就噗通噗通
跳进了水里，和我们展开
了“游击战”。

等 我 们 玩 够 了 ，回
到 家 里 ，一 般 都 十 点 多
了。随便找一片旧凉席
或 者 草 帘 子 什 么 的 ，铺
在 室 外 通 风 的 地 上 ，往
上 一 躺 便 准 备 睡 觉 了 。
也是精力旺盛，别看折腾
了 一 天 ，一 点 也 不 觉 得
困。于是，刚躺下时就仰
脸瞪眼看夜空。天上繁
星点点，有明有暗，有的
还一眨一眨的，像在故意
挑逗我们。我经常躺着
默默地数星星，数着数着
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童 年 的 盛 夏 ，虽 然
没 有 电 风 扇 ，也 没 有 空
调，更没有手机、电视等
帮 人 解 闷 的 东 西 ，但 有
水 有 知 了 有 青 蛙 有 星
星，还有快乐的小伙伴，
我们每天都过得充实而
又开心。

我 十 分 怀 念 童 年 的
盛 夏 ，它 是 我 没 法 删 除
的记忆。

（作者单位：石家庄
市公安局）

童年的盛夏
□ 申德明

故乡的砖窑，淡出人们的视线已
经几十年了。然而，这些年来，故乡
的砖窑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时
时浮现，挥之不去……

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曾记得
村子周边分布着几座砖窑。当时修建
的砖窑全部是中间肚大、上下两头小
的土窑。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远远
望去呈馒头状，十分显眼。上小学的
时候，我们常在那里割草、玩耍或打坷
垃仗。过去的砖窑，那是各生产队的
经济支柱，也是村民的“眼珠子”。

据 老 人 们 讲 ，因 砖 窑 厂 用 水 量
大，建窑一般选在离水源近的地方，
否则就要专门打井。位置确定后，就
开始施工。在地上挖一个圆形大坑，
用 砖 块 打 好 土 窑 的 基 础 ，留 出 烧 火
口、装坯出砖的窑门和窑顶排烟的若
干烟囱，再砌好大肚型窑身，外围堆
土，用夯打牢。农村人认为窑门朝向
是 有 讲 究 的 ，喜 庆 的 事 应 朝 南 或 朝
东，所以故乡砖窑的窑门，不是朝南
就是朝东开。

砖窑建好后，在离砖窑最近的地
方，一般都盖有几间简易房，一间是
烧窑师傅居住的，另外几间存放架子
车、铁锹、扫帚、砖模工具及草苫等。
在砖窑的东侧，洒水平整场地，用碌
碡将土地压实，这便是制作砖坯的广
场了。

平时最热闹的地方，当属制坯广
场。一排排、一垛垛砖坯林立，如排
兵布阵的古战场。每一架砖坯前，都
有 一 个 忙 碌 的 身 影 。 他 们 拉 土 、筛
土、洇土、和泥、做坯、扶砖、上架等，
各自忙碌着。制砖坯选土很重要，一
般以胶泥土为上乘，这样的土烧出的
砖块质量好、硬度高。洇土一般在晚
上进行，泥土经过一夜的浸泡已经彻
底松软，用铁锹把洇过的泥土反复倒
腾两遍以上，才能保证质量。泥巴和

好后，开始做砖坯。在砖模里撒一把
细沙，细沙粘在砖模壁上，目的是防
止泥巴粘连砖模。在地上撒一把干
沙，弯腰，两手并用，唰地一下挖下一
块泥巴，尔后往地上一滚，继而“啪”
的一声将泥巴摔进砖模子里。在长
条凳旁摘下一个钢丝短弓，用弓子削
平多余的泥巴，来回在模子上拉动几
下，端着砖模子一路小跑倒扣在广场
一侧，轻轻抖动砖模，棱角分明的两
块砖坯就完成了。一套动作，姿势优
美，一气呵成。他们都是生产队挑选
出来年轻力壮的棒劳力，在砖窑场累
并快乐着，每人每天大概能制作 800
至 1000 块砖坯。

当砖坯半干的时候，需要从地上
扶起来继续晾晒。待砖坯外表基本
晒干了后，就开始上架。给砖坯上架
也是个技术活，要一块块、一层层交
叉着上架。如果摆放不得要领，不仅
整个砖架歪斜，还极易倒塌。三哥年
轻时曾在生产队的砖窑厂制作过砖
坯，我也曾在那个地方流过汗水。每
天放了学，我都要到砖窑厂去帮三哥
扶砖坯，或把晒干的砖坯垒到架上。
三 哥 干 活 怕 下 雨 ，所 以 天 天 盼 着 晴
天，好晾晒砖坯。有时，越怕啥越会
来啥。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儿天
边便飘来几团乌云。紧接着一串豆
大的雨点落了下来，慌得三哥丢下手
里 的 活 ，赶 快 给 已 上 架 的 砖 坯 盖 草
苫。雨点落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
地上新做的砖坯被雨水淋成了泥坨
坨，急得他捶胸顿足，叫苦不迭。

砖坯在架上经过一个月的自然
风干，就可以装窑了。俗话说：七分
装窑三分烧。工人们用平板车将砖
坯从架上拉至窑门，一块块传递给烧

窑师傅。烧窑师傅按规则和顺序一
块块、一层层摆放。通常是一层砖坯
一层煤。煤添多了，砖就烧变形了；
煤加少了，砖块烧不透。砖坯之间还
要留缝隙，上下左右之间既要交叉，
还不能重叠。每层砖坯要预留出火
道，目的是在烧制过程中，过火均匀。

窑装好了，将窑门用砖头泥巴封
严，就可以动手烧窑了。烧窑先用软
柴引火。点火之前，一般要先祭拜窑
神，保佑烧窑顺利。砖窑一旦点火，
中间便不能停，至少两个人白天黑夜
轮班烧。一旦停火，整窑砖就废了。
煤窑开始使用小火，中间才用大火。
其间要通过砖窑预留的“窑眼”，不断
观察内部火势。火势过猛过大，易把
砖块烧变形；火势过小，温度不足，窑
内砖块烧不透，就会出现生砖。这样
连续烧制五六天后，烧窑师傅要打开
窑顶上预留的小窗观察，如果整窑砖
下降了几厘米，且窑里砖的颜色呈蛋
黄色，这说明已经烧制好了。接下来
关 火 封 窑 ，迅 速 用 土 将 窑 的 顶 部 封
住，把窑顶各个出烟孔封严，以防空
气进入窑内。同时，在窑顶的外围用
土拢起一圈，准备洇窑。

当砖窑上空烟雾渐渐小了，工人
们便沿着砖窑外侧修建的环形小路，
一步一挪向窑顶担水。扁担在肩上
有节奏地上下颤抖，他们十分清醒，
必 须 稳 住 呼 吸 、扎 稳 脚 步 ，不 能 摔
倒。否则，一人摔地，滚到窑下的将
是一串担水人。到窑顶后，当水注进
砖窑时，窑内就会发出“呯”的一声闷
响。紧接着，窑顶上空就会冒出一片
片的白雾。洇水是个技术活。窑里
温度很高，如果水量过激过大，可引
发砖窑爆炸；水量过小洇不透，砖的

颜色不纯正。所以，这里的一切要听
烧窑师傅的号令。当砖窑烧透还未
熄火前，用凉水向窑内漫漫洇水，冷
却后得到的是青砖。如果不洇水，砖
窑冷却后得到的便是红砖，这是烧制
青砖与红砖工艺上的差别。

“出窑喽！”一声响亮的号子在空
中划落，这声音像震天石炮。此时，
工人们拿锤子的、拉板车的、扛铁锹
的、提钢钎的陆续从四面八方向砖窑
聚拢。打开窑口，一整窑青砖展现在
人们面前。生产队长拿着两块还带
有温度的青砖在手里敲打，发出“当
当 ”的 清 脆 声 ，大 家 脸 上 乐 开 了 花。
工人们开始出窑了，他们戴好手套，
有用双手抱砖的，有手执砖钳子往板
车上装的。拉板车的把毛巾搭在肩
膀上，把绳子挂在肩头，双手握着车
辕，弓着腰铆足了劲儿往外拉，你追
我赶。那场面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令人难忘……

时 代 的 车 轮 滚 滚 向 前 ，势 不 可
挡。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经流行了
几百年的圆形土砖窑渐渐退出历史
舞台。之后，村里又在留垒河东岸的
一段故道旁，修建了一座“转盘窑”，
就是类似南方烧制瓷器的长条形砖
窑。开始使用机器制作砖坯，提高了
生 产 效 率 。 到 了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为了保护耕地，村里仅有的这座

“转盘窑”也停产了。
故乡的砖窑，它见证了昔日农村

“队办企业”的鼎盛，见证了一个时代
的风雨历程。我家那座老房子历经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虽然房顶在
去年雨季坍塌，但墙体上那一块块青
砖不腐不烂，依然坚如磐石，屹立不
倒。

故乡的砖窑，虽然岁月的风尘早
已将它湮没，但它已深深扎根在我的
心中，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信都
分局）

逝去的砖窑
□ 闫辰国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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